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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单位制”转换到“社区制”之后，城市社区诸多病症产生，学界对此开出了公民社会
治理、多中心治理、合作主义治理等各种药方，然而鲜见从文化治理的角度进行介入。 本文在对武汉
市百步亭社区调查的基础上，引入社区文化治理的概念，并通过文化活动“活化”空间、文化内涵重构
价值、文化符号建构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社区文化治理。 最后指出，文化治理是一种自我规训，追求
的是一种认同之上的矛盾避免机制，是一种从根源上的积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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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的文化转向：
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中国市民由“单位人”转向“社区人”。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行为越
来越被“理性经济人”的思维和价值观所绑架，人与人之间相互
疏离、冷漠。 即便同处一个社区，彼此也形同陌路，市民对社区
的感受仅仅停留在“地理”或者“行政区划”的意义上。对于绝大
多数市民而言，社区远非它原本意义上的一个“温馨的社会共
同体”。 社区的个体化、碎片化和疏离化，导致社区治理一直挣
扎于问题的漩涡之中。
学界对于城市社区出现的种种问题给予了诸多理论关怀。

有学者用“公民社会”的理论指导社区治理，指出公民社会是社
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公民社会的力量，社
区治理的选择模式应该以公民社会发展状况为依据 （王芳，
2008）；有学者指出“多中心治理”的出路，倡导社区治理主体的
多元化，主张政府、市场、社会、NGO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参与
治理社区。 多中心治理同时强调组织与自组织的发展，提倡社
区居民的参与性与组织性（吴瑞财，2010）；有学者开出“合作主
义”的处方，主张通过政府、社区居民、非营利组织、辖区单位等
各种力量之间的合作和良性活动，来达到社区的善治。 合作主
义的理论与公民社会倡导的多元参与有几分相似，但它更多是
倾向于法团主义式的，主张这种合作应该与政府权威紧密相连

（俞楠、张辉，2006）；还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认为当下
的社区治理应该致力于培养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
间的交往和联系，从熟人社会社区自组织的角度进行破题（燕
继荣，2010）。
尽管社区治理的理论层出不穷，然而鲜见有学者从“文化

治理”的角度给予关注。 目前学界从文化的角度对社区的研究
仍然主要局限在社区文化层面，就文化本身而谈文化，尚未自
觉地转换到治理的向度。 本文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调查为
例，从文化活动“活化”空间、文化内涵重构价值、文化符号建构
认同三个层面，尝试用文化治理的理论开出社区善治的另一剂
良方。
百步亭社区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1995 年由百步亭

集团开发建设管理，是一个集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于
一体的混合型社区。 社区占地 3.5平方公里，下辖 8个居委会，
入住居民超过 10万人。 百步亭社区通过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地
“文化治理”，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点、全国文明单位、
全国和谐社区、 全国文化先进社区等 100 多项国家级奖项。
2013年 9月，课题组一行 20 余人，到百步亭社区进行了为期
10天左右的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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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活动“活化”空间

根据建设部颁发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规定，城市
新兴居民区必须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活动中心，因
此很多高档的、现代化的城市社区里面都建设了花园式的公共
场地以及各类公共文体设施。 然而，大部分社区的公共空间和
文体设施往往流于一种静态的摆设，利用率不高，或者仅仅局
限于零零散散的个体化利用，缺乏公共文化活动的展开。因此，
绝大多数社区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存在一个“活化”的问题。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空间是一切公共生

活形式的基础”。［1］空间与社会密不可分，空间是社会的建构，社
会也由空间所构成。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
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受社会关
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 ［2］百步亭社区就

是通过组织各种公共文化活动，让社区的公共空间不断地生产
与再生产具有粘合剂的人际关系。
百步亭社区内有一句人尽皆知的口号———“社区靠群众，

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文化”。公共文化活动，需要借
助一定的公共文化设施和空间，然而其最终得以开展的核心要
素还是人。 百步亭社区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在社区居民入
住之初就派志愿者挨家挨户地调查个人的基本情况，比如兴趣
爱好特长等等，然后分门别类建立档案。可以说，每个社区都有
一批文体爱好者，每个社区都存在文化精英。与之相应的，每个
社区都存在很多潜在的文体爱好者，只要有一些积极活跃分子
率先站出来为大家服务，往往社区居民中会一下子冒出很多兴
趣爱好者出来。百步亭社区的成功之处就是善于发掘潜在的文
化精英，然后通过精英的带动实现社区居民文体兴趣的“组织
化”。 百步亭社区的很多群众文化组织都是开放性的、 低门槛
的，只要有兴趣的社区居民都可以参加。 正如百步亭社区龙亭
苑的一位负责人说的那样：“我们的老年合唱团不是很规范，不
要求那么严格。 不像老年大学，要声部、用气息啊什么的，我们
的原则是只要你能开口唱就可以参加”。
百步亭社区积极地笼络社区内的文化精英，为其提供免费

场地以及各类展演平台等措施，鼓励他们出来建立各种文化团
体。 在社区文化精英的带动下，百步亭社区的各种文化团体不
断涌现。从 2012年开始，百步亭社区正式成立综合党支部管理
社区文体队伍，其中文化队伍达到 100支，体育队伍 60支。 有
社区层面的鼓励、有精英层面的组织、有群众层面的参与，百步
亭社区各种文化活动层出不穷。 长年累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年文化、月文化和亭文化。
移植的、外来的公共文化展演难以整合和凝聚社区自身空

间内的人际关系，而社区自身培养的，土生土长的公共文化活
动则更容易吸引当地居民。 恰恰是这种活动的本土性，贴近日
常生活性，吸引了社区居民的更多参与。以 2013年 9月百步亭
社区百合苑组织的“百合苑入住十周年庆典晚会”为例，整个活
动从主持人，到上台表演者，以及台下观众都是本社区居民，晚
会现场聚满了观看的社区居民。尤其是几个幼儿园小朋友表演
的舞蹈“我有一双小小手”吸引了很多大人、小孩的目光，很多
小朋友边看边对身边的父母说：“你看，那是我们班上的×”。

一次公开的文化活动就是一次小型的聚会，无数次的公共
文化活动就培养了无数次的交往和联系。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
活动不仅可以陶冶情操，缓解日常工作生活的紧张情绪，同时
也可以加强社区居民的相互交往和联系，增加社区的社会关联
度，以熟人社会来缓和社区居民和干部之间的陌生化导致的不
信任。 可以说，日常的公共文化活动起着一个生产社区社会资
本的作用，而社会资本的增加则有助于社区治理。 百步亭社区
的 8位居委会负责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用他们自己通俗的
话语表达就是：“通过活动才能凝聚人， 通过活动才会增加感
情，增加感情以后什么麻烦事情都好做了”。
空间不是社会反映，而是社会表现、关系与过程。正是通过

一系列的公共文化活动，社区公共空间内的小社会得以不断再
生产。通过活动，不仅实现了社会内部空间的“活化”，同时也实
现了现代性导致的各种脱域公共空间在社区的回归。 可以说，
通过各种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 不仅增加了社区的生活感，同
时也强化了社区的存在感。

二、文化内涵重构价值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通过文学艺术
以及风俗习惯等手段，将世界观灌输给被统治阶级，可以形成
公众遵守的道德规范。 ［3］尽管他是站在批判的立场，对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霸权的揭露和批判，然而他对文化塑造道德规范的
认知，却在其他时空中同样可以具有正面启示意义。

“文化不止是唱唱跳跳”，这个文化理念已经融入到百步亭
社区的各个干部的日常工作之中。第三居委会张书记表示：“我
们的活动不能只停留在健身这一块上， 搞活动需要有文化内
涵，我们的妇联主任也对我们说各个居委会不能光是唱歌跳舞
打腰鼓，社区党委非常鼓励我们开展有特色的文化活动”。
只有具备深刻内涵的文化活动才能够吸引群众，只有具备

深厚底蕴的文化活动才能够真正被打造成特色文化。 于是，各
个居委会在争相打造自己特色文化活动的同时，涌现出了很多
颇具内涵的文化活动创新。
我上任时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女教师和他乡下母

亲因为婆媳关系经常吵架，影响了晚上邻居休息。 大家一开始
都主动劝架， 但是后来我想我们这样光当消防员是不行的，我
们还是要在观念上转变，人家出了事，你再来解决矛盾解决纠
纷啊，我觉得停留在这还是不够的。假如我们把说改成夸，也许
就能扭转这个局面，于是我就组织了一个“婆媳对夸”活动。 湖
北有句老话，婆婆身上背个鼓到处说媳妇，媳妇身上背个锣到
处说婆婆。于是我们就别出心裁弄了一个鼓、一面锣，媳妇夸婆
婆的时候，这边敲一下锣，婆婆夸媳妇的时候，那边就敲一下
鼓，然后弄了一个竹排，上面一个门，上面写着“家和万事兴”。
———三居委会张书记
传统的孝道文化，通过百姓身边的真实经历改编成一种艺

术化的公共文化活动，无疑吸引了很多社区居民的关注。 这种
文化内涵的正能量也传递到活动之外， 事后一位社区大妈表
示：“张太又在跟我们说媳妇不好，我说现在媳妇不像我们当年
那个时候的工作是稳定的，铁饭碗，她们多难啊，再别说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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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孝道文化可以挖掘之外，助人

为乐的精神也被应用到百步亭的社区文化活动之中。三居委会
曾经创作了一个“找金花”的情景剧，他们就地取材地利用自己
社区渔鼓队的力量，借用渔鼓的方式，演唱了一个“找金花”的
故事。情节大致是，一个受助者的亲人来到社区表示感谢，说是
要找一个叫“金花”的人，结果这个金花不是，那个金花也不是，
在把每个金花助人为乐的故事讲了一遍之后，大家告诉他不用
再找了，社区有一支金花志愿服务队，都是身边的志愿者，专做
好人好事。这个情景剧，通过喜闻乐见的渔鼓形式，演绎了居民
生活身边的故事，使得大家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也颇受启发。 类
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百步亭八个居委会的公共文化活动尽管形
式各异，但一个共同点就是将身边的好人好事进行改编，通过
艺术化的方式进行公开展演。
为了塑造一种回归传统的社区文化氛围， 百步亭社区从

2002年开始推出“百家宴”，后来逐渐扩大到“千家宴”、“万家
宴”。在春节时，每家每户做出一道菜在百步亭的文化长廊里搞
一个聚餐仪式。 在社区领导的提示下，大家都在每道菜上冠上
文化之名。 比如用菱角、鲤鱼、芹菜做成的菜肴取名“邻里情”，
用虾仁做成的菜肴谓之“以人为本”，用豆腐、蛋清配芹菜的菜
肴命名“雪中情”等等。一道菜就是一种文化，表达了一份情感。
有些菜肴文化后面时常还蕴藏着一些社区内发生的真实故事，
比如安居苑党小组长在 2003年除夕突然生病， 当她从医院刚
回到家，两个邻居就送来亲自做的饭菜慰问她，她在感谢之余，
第二年做了“邻里情”这道菜宣扬暖人心的邻里情。
在社会道德风气日益下降的社会，追求社区内优良传统价

值的回归，仅仅依靠口号与标语是不行的。 社区文明行为的倡
导，必须从简单空洞的宣传思维之中跳出来，采取潜移默化的
文化方式，将一些文明理念融入到文化活动之中，通过喜闻乐
见而又颇具内涵的文化活动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诚如百步
亭社区有些干部所言：“居民常常认为我住不住你的，吃不吃你
的，工资又不从你这里拿，凭什么听你讲大道理啰嗦”。 只有运
用文化嵌入性，将道德与价值融入生活、嵌入生活，它才能够真
正发挥力量。
百步亭社区恰恰就是用公共文化活动这种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的方式，并赋予其文化内涵，让社区群众在文化享受的同
时感同身受，在快乐之中潜移默化地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这个
做法与韩国的新村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新村运动不仅是一场
经济的现代化，还是一场生活伦理的训练和塑造。 它通过将要
提倡的生活伦理很好地嵌入到新村项目建设当中，很好地激发
了村民“勤劳、自立和合作”精神。 韩国总统朴正熙曾经倡导旨
在推进农民自助精神的“国家重建运动”，运动失败之后他意识
到“纯粹的精神运动是不够的”，他吸取的教训就是生活伦理只
有通过具体行动才能提高，而不是通过纯粹的精神运动，他相
信，一个微小的行动远比空洞的大话重要。 ［4］

三、文化符号建构认同

“进入百步亭后就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你”。很多

居民这样讲。但是，这种力量是什么呢？他们答不上来。因为这
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 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百步亭社区充斥着各种符号象征，不断地重复上演着
各种仪式化的文化符号，正是它们构成了这种无形的力量。
符号（symbol）一词衍生于拉丁文 symbolum，其基本意思是

标签（ticket）或象征（token）。 符号要经过盛大仪式性的活动融
入人心，通过人群振奋的激动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经过不断
的重复，日常化为一个深刻的标志。国旗就是一个典型的符号，
升国旗就是一个庄严的仪式。 在百步亭社区，每逢每个月的第
一个周一，早上八点都举行雷打不动的升旗仪式。升旗时，有国
旗护卫队，有升旗手、护旗手，气氛庄严肃穆。 除了升旗本身之
外，还举行国旗下的讲话。有时有社区干部演讲，有时由居民代
表发言。 演讲的主题有“幸福时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美丽社区我的梦”等。 国旗下的讲话形式不断丰富，从单一的
演讲，到后来的朗诵，唱歌，让社区居民觉得很有激情，感动，感
人。
或许有些人认为升旗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形式，甚至是一个

简单的过场，然而就如同原始人不知道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关联
的人来到一起，就会释放出新的能量一样，通过一种集体的符
号瞻仰仪式，参与的每个人都会发生转变，他们会体会到自身
被提升，并见到与平常不同的生活。 ［5］原始人类以为这是符号

所拥有的神圣力量，于是将之奉为图腾崇拜，然而这其实是现
代心理学的作用。 也许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聚在一起的群体里
的人，他们之中每一个人仍然是独立的，与他单独一个人的时
候没什么区别。但是，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现代心
理学认为，群体一旦形成，就立即有了群体的特点，“群体就像
是一个活的生物，它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思想”。 ［6］

通过仪式聚合起来的方式，通过符号的狂欢展示，人们相
互表明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仪式不仅表达了这种认同，而且再
造了这种认同。 ［7］升国旗，就是通过这种符号和仪式，宣扬和深
化了国家认同。国旗，作为一个国家符号，正是通过它实现了民
间社会与国家疏离场景中的再度结合，它体现的是一种国家认
同感。 除了国家层面的文化符号所塑造的认同之外，百步亭社
区也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社区符号。比如由百步亭社区自己的
歌曲《和谐百步亭》，由歌曲家郭瓦·加毛吉演唱，郭瓦·加毛吉
是国家一级演员，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副团长。 这首歌优美高
昂，经常在百步亭社区举行各种重大活动时作为前奏或者背景
音乐反复播放。
百步亭社区还刻意塑造自己的“亭文化”，在整个社区内按

照“百步一亭”的理念设置了各式各样的亭，共建有 200 多个
亭。每个亭都由居民题亭名、赋亭联，使每个亭子都充满了文化
气息。亭，既是一种物理建筑，也是一种文化地景。无疑，文化地
景具有形塑地方认同的功能。 而塑造和形构地方认同，除了地
方本身的独特样貌及其演变所积淀的意蕴之外，还往往透过特
定形象的塑造、特殊意象的再现而构成和传递。 ［8］百步亭社区

正是通过刻意塑造包装“亭”，将其打造成百步亭的社区意象。
意象往往可以从视觉上的表现、 观察， 转换成心理的认知、联
想。利用视觉符号的表征元素，可以呈现社区记忆与想象，从而
建构社区独特、专属的品牌意象，［9］进而塑造社区认同。
社区一些特有的活动也经过不断地重复和固定，日益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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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仪式性的符号。 比如，在百步亭景兰苑有一个“家园日”
活动，固定在每个月 19号，定期举行。当天，整个苑区的居民都
会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手里拿着塑料袋到院子里捡垃圾，清理
社区的死角。最开始还有一个通知，后来持续不久，大家都养成
了自觉的习惯， 每到 19号各家各户自动从家里出来清理社区
平日的死角垃圾。可以说，“家园日”活动，已经成为社区居民认
同的一种符号。 除了国家与社区符号之外，百步亭社区还有一
些鲜明的道德符号，其代表就是《好人之歌》。 可以说，《好人之
歌》在百步亭社区有着自己独特的意义，百步亭作为志愿者服
务全国联络总站的所在地，一直主打志愿者的招牌，社区内注
册的志愿者超过 1万名。 社区的好人好事不计其数，因此百步
亭居民常常在各种场合哼唱《好人之歌》。歌曲的内容在百步亭
社区居民看来就是他们身边的人和事。 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互相帮帮忙，生活就少了风雨……
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老张小李；好人就在身边，也许是大叔阿
姨”。自从社区塑造了“志愿者”这个道德象征符号之后，百步亭
社区最初被称为的“积极活跃分子”后来全部都改称了志愿者。
符号，通过特定的仪式，在定期的重复中建构和更新认同。

通过举行仪式，群体可以周期性地更新其自身的和统一体的情
感。 ［10］可以说，百步亭社区的很多公共文化活动，就如同一次次
简单的文化仪式，通过这种周而复始的不断重复，社区文化符
号得以不断展现，社区认同得以不断更新。

四、文化的治理效应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提出空间生产的三个
分析向度：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再现（represenata-
tion of space）与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 “空间实践”
指社会脉络下支持性的空间构造，以及在这种空间构造里的人
类行动；“空间再现”是指空间的呈现方式，是透过文字以及概
念和思维方式呈现的空间；“再现空间” 则指象征、 无意识、情
感，日常生活难以言说的感觉、身体、节庆狂欢，以及人类交往
沟通的空间。 ［11］某种意义上，百步亭社区正是通过各种公共文
化活动不断地进行着社区空间实践，通过文化活动的内涵来不
断诱发社区空间再现，再通过各种文化符号和仪式不断再现社
区空间。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治理的三个层面并非割裂的、并列
的或者对立的，很多时候它们是相互融合的，只是反映了文化
的不同侧面而已。
文化，是经年累月积淀的结晶；同样，文化治理也需要时间

的积累。 文化治理不是三两天就能初见成效，它需要三五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 然而，一旦文化治理的效应形成，它将是持久
的、全方位的。百步亭社区正是通过十多年的积累，从文化活动
“活化”空间、文化内涵重构价值、文化符号建构认同等各个方
面渗透文化治理，才最终形成了一种文化治理的场域效应。 在
这个场域里，人们不自觉地做好事，主动地抵制不良现象。从社
会网的观点来看，场力并不是直接作用在行动者身上就决定了
行动决策， 而是透过一个行动者身旁的关系及社会网来作用，
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接受了某一信息，会使此人也相信此一信
息，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服从着某一规范，就使得此一规范具

有强制力，使此人也必须遵守［12］。 就像百步亭社区三居委会书
记所讲的那样：“如果有人在百步亭社区摘花摘果，就会有居民
告诉他们这样做不道德，你把花都摘了以后，你们家香了，但是
树七零八落不好看。 所以我们这里的琵琶，熟了之后像佛珠一
样，金灿灿的，挂在树上，没有居民私自采摘，这个树上就写上
了‘文明’二字”。根据现代参照群体理论，如果一个人把某一群
体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参照群体，那么就会不由自主地运用该群
体的规范来对照和约束个人的行为。 ［13］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

到百步亭社区居住之后，一切行为都不自觉地、顺其自然地变
得文明起来。
可能会有人质疑，百步亭社区的和谐治理并非文化治理一

己之功，比如它的网格化治理也很出色。其实，文化治理并不排
斥网格化治理或者合作主义治理等形式，相反它们可以共同存
在，彼此相长。 所不同的是，网格化或者合作主义等治理模式，
一般所追求的是矛盾和问题发生之后的有效应对之策，是一种
事后的回应性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一种消极治理；文
化治理则追求的是一种源头治理，它要达到的是通过人们在文
化享受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不自觉提升，是一种主动避免矛盾
发生的积极治理。
现代城市社区是一个多元的、异质的社区，如果人们之间

缺乏良性的沟通和彼此的理解，无法建构一个彼此认同的社区
文化，那么冲突就不可避免。 文化治理，是一种自我规训（self-
disciplining），［14］它是一种基于认同之上可以主动避免矛盾发生
的和谐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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